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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仇鳌的交谊

曾维纲

年 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家宴，专为他亲自邀请来京

“欢叙”的客人仇鳌洗尘。他向这位童颜鹤发、精神矍铄的老人频

频敬酒，并对特邀作陪的湘籍友人章士钊、刘斐、林伯渠、李维汉、

符定一说：“亦山先生是大家都熟悉的，不用我介绍。早年我们在

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赞助最力，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帮了大忙

的。当时他为我们筹得好几千块银洋。这笔钱当时很顶用，为我

们党的事业出了很大的力气，为我们做了好事的人，我们是不应该

忘记的。这件事，我不讲，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吧⋯⋯”

毛泽东这里讲的是 年至 年间仇鳌帮助他在长沙创

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往事。

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后，毛泽东与何叔衡回到长

沙，着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为了提高党、团干部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水平，团结社会上进步的知识分子进修马克思主义学说，

他们决定在长沙创办一所“自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这在中

国是一个创举，困难很多，尤其是经费和校址，是急需解决的首要

问题。他们在商讨中，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仇鳌和船山学社。

仇鳌，字亦山，人称亦山先生，湖南汨罗人，生于 年，比毛

泽东大 岁，可比何叔衡小 岁。早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同

盟会会员，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一起首倡辛亥革命。他官职

不高，仅任过国民党政府铨叙部次长、国民参议员，然而由于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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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资深，思想开明，知识渊博，关心青年，奖掖后进，故在国民党及

军、政、商、学各界威望极高，深得各方敬仰。

船山学社位于长沙闹市，清末为曾文正公祠。民国初，当地文

人刘蔚卢等人为纪念王船山，在此发起组织船山学社。社址为单

层平房，三进四合院，砖木结构，山字墙，小青瓦，朱漆门窗，方砖

地，树木葱郁，环境幽雅，是求学攻读的好地方。当时船山学社社

长就是仇鳌。他主张船山先生的民族思想亦须放大范围，于时代

方有用处，故每周定期演讲船山学术。何叔衡是该社的老社员，与

仇鳌过从颇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也去听过演讲，早就认

识仇 年，一位朝鲜抗日组织的负责人鳌，而且也常有交往。

来长沙考察，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代表湖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会

欢迎，也邀请了仇鳌参加，并请他讲话。仇鳌在讲话中谈到“：我们

不要讲狭隘的民族报复，要为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谋解放。”毛泽

即送交仇东对此非常赞同。翌日 鳌一公函，聘请他为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的指导员。仇问为什么，毛说，您昨天的讲话与我们研究会

的宗旨是相吻合的。

月下旬，毛泽东年 在何叔衡陪同下，来船山学社拜会

仇鳌，提出创立一所新型大学“，采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

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现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

及于平民，学术流传于社会”。仇鳌听了，欣然同意，当即决定由船

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仇鳌题写了校牌，毛泽东起草了创

银元办宣言和组织条例，船山学社的部分房屋和每月 经费划

归自修大学，仇鳌被推选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从此，自修

大学在仇鳌的掩护下，成了中共湖南党组织公开活动的场所，毛泽

东也住进了船山学社。

仇鳌担任校长只是领衔挂名而已，学校一切事务全由毛泽东

等人具体负责。学生大都是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中的先进分

子以及党、团干部。毛泽东和他的许多战友也在自修大学一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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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一边领导长沙等地的工人运动，晚上经常到长沙文星桥五号仇

鳌寓所聚会，讨论时事，交流工作情况，仇鳌夫人总是热情接待，款

以汨罗特有的姜盐芝麻豆子茶和长沙火宫殿的油炸臭豆腐。

嗣后，自修大学又建立了图书馆，创办了理论刊物，还为工农

干部增设了补习班，越办越兴旺，经费不足部分，又由仇鳌以振兴

社会文化名义向各界筹措。自修大学成了我党最初的党校，对于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起了重大作用，但也引

起了湖南督军赵恒惕的不满。仇鳌平日与赵政见不合，此时矛盾

愈益激烈。 年底，仇鳌辞去船山学社社长与自修大学校长之

职，将学社和大学的全部事务交给了毛泽东等人，翌年便赴欧美考

察去了。于是何叔衡继任船山学社社长，党的“二大”后派来湖南

工作的李达任自修大学校长，直到 年冬自修大学被赵恒惕封

闭止。

年 余仇鳌出国考察归来。毛泽东已经去上海，以后的

年中，一个戎马倥偬，栉风沐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一个

从事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以支援北伐、抗日和民主解放运

动。二人虽无缘会面，然而心神向往，偶有消息相通。

年夏，人民解放军挥师江南，仇鳌已年过古稀，身体犹

健。地下党组织与他取得联系，望他凭借自己声誉为解放事业尽

力。时白崇禧大军盘踞湖广，仇鳌力劝白脱离蒋介石在武汉独立，

未能成功；又劝他宣布隐退，使西南人民免遭兵祸，仍无成。仇鳌

乃毅然拒绝甘言厚币之利诱，不顾暗杀之威胁，与白决绝，大力襄

助程潜高举义旗，倡导湖南和平解放。程总揽全局与军事，仇则负

责联系政治、文教、工商和社会各界。解放军进入长沙之日，不费

一枪一弹，人民箪食壶浆，空巷相迎，人称自辛亥革命以来，长沙多

次易守所绝无仅有之盛举。

是年 月，毛泽东电邀仇鳌与程潜、陈明仁、唐生智赴北平参

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共商国是。时老人正退居故乡汨罗，以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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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为由，回电辞谢，虽属实情，然不无有功不居、淡泊自守之意。

月，毛泽东又来信邀请，并说“即使先生无意官职，也请来京欢叙”，

情意拳拳。仇鳌不便再辞，乃携秘书陈曼若、莫钧一及侄仇硕夫一

同赴京，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车站迎接，

寓居北京饭店中央招待所。不日，毛泽东即设家宴为先生洗尘，席

间谈了 年 月，毛泽东请仇鳌任中本文开头记述的那段话。

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老人又托老病辞谢，毛泽东风趣

地说“：人常道，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你老只听听会就行了。

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

周年之前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夕，仇鳌给毛泽东写了封

长信，在历叙旧谊之后，复剀切陈词：

“⋯⋯将马恩列斯著作及你所著论文，从事研究，大足以创造

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惟党一接近

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蚀。从来讲主义、谈政治，在宣传的革命

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

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

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

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

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如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

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

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的中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

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问题未可丝毫忽略得的。好在你党

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不仅

自己党员，就是党外人士，亦应争取共同掌握，相互运用，则一切艰

难皆可克服。⋯⋯”

建国伊始，仇鳌就能提出如此中肯意见，足见其胸中韬略，真

是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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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大区解放，仇鳌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及民革中央委

员之职，定居北京，日与旧友章士钊、刘斐、陈叔通等人交游，诗酒

自娱。仇鳌 年在 高龄时曾患肺癌，割去半肺，故自称“半

肺老人”。毛泽东关心老人年高体弱，需要营养，而且他友朋众多，

交际极繁，特批给老人每月生活补助费 元，每逢时令佳节，或

派人慰问，馈赠礼物，或书柬相邀，聚首欢谈。每次相见，毛泽东总

是出门迎送，亲自扶掖。一天，毛泽东偶过老人寓所，遂命停车，入

室省视老人，并叫随从为他和老人合影。毛泽东从客厅里搬来一

张藤椅，亲自扶老人坐于藤椅上，自己站在老人身后。两天后，毛

泽东又亲自为照片题词，派人送给老人。仇鳌把这张照片视若珍

宝，悬于客厅正中，每有客来，必详为介绍当时摄影情景，激动之

情，溢于言表。可惜后来照片被红卫兵小将撕毁，而且以凌辱伟大

领袖之大逆罪名加祸于老人。

“文化大革命”中，老人年登耄 ，心身交瘁，无异风中残烛，还

被勒令扫街，不久即病倒在床，遂至不起，临终前数日，犹致书友

人“：我精神日益不支，自揣即死；浮云蔽日，不死何待！”这是老人

的绝笔，也是他忧国愤时的心声。毛泽东此时却无暇顾及老人了。

月 日，仇鳌先生年 饮 岁。恨长逝，享年

（岳阳市政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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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寻常的婚恋

——记张文秋老人

陈广珍　　覃晓萍

张文秋，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女性，建国前长期从事党的地下

工作。为保守党的机密，应付各种险恶环境，她两次与人假扮夫

妻。她曾被周恩来派往国际红色间谍小组，与被列为世界六大间

谍之一的左格尔一起战斗。她两次坐过国民党监牢，时间长达九

年。她的三个女儿中有两个先后成为毛泽东的儿媳妇，因此，张文

秋成了世人皆晓的毛泽东的“双重亲家”。然而，她传奇般的两次

婚姻却鲜为人知。

相识 相爱

年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张家湾大地主家庭的千

金小姐张文秋，由于母亲的开明，从小就进入学堂读书，一直到中

学毕业后考人武汉湖北女子学校。在学校，她结识了陈潭秋、恽代

英等一大批早期共产主义革命者，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

就是她在女师的授业老师。在他们的引导和鼓舞下，张文秋积极

投身革命洪流，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 月，年团。

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年秋，中共湖北省委派她回京山担任县委副书记兼宣传

员。随着农民运动的不断高涨，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急需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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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年元月，县委决定派联系面广又胆大心细的张文秋去武

汉采购枪支。到武汉后，她很快通过董必武老师在汉阳兵工厂订

购了 多条枪支。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就在等待取枪的日子里，

她邂遇了一位相貌英俊的山东青年。

那是一天上午，恽代英同志请张文秋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听

政治形势报告。报告人从沙俄独裁专制，讲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

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从孙中山

领导的辛亥革命讲到北洋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号召中国人民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团结一心，英勇奋斗，打

倒军阀，为建立新中 讲演人慷慨激昂，台下听众群国而奋斗。台上

情振奋。张文秋不仅被这位讲演者的翩翩风度所吸引，更为他渊

博的知识所倾倒。

演讲会结束后，张文秋和演讲者同时被恽代英邀请到家中作

客“。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一见如故地交谈起来，言谈中张文秋

得知这位身材魁梧的山东青年、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名叫刘谦

初。

中午，恽代英请他们吃饭时，张文秋向刘谦初介绍了京山县风

起云涌的农民革命运动情况，刘谦初听后高兴地说：假如昨天听了

你的介绍，那我今天的演讲内容就会丰富得多。席间，他们频频举

杯畅饮，气氛十分热烈。饭后，他们又进行了长谈，彼此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分手时，他们还互相交换了地址，相约再见时间。

共同的革命理想把张文秋和刘谦初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们

经常相约一道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去听恽代英、林育南、毛泽东

等革命家所作的政治形势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和农民运动报告，还

一道参加各种游行、宣传活动。随着接触日益增多，张文秋和刘谦

初的感情逐步加深，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但他们始终把对彼此的

爱慕之情深埋心中，谁也没有表白。

一天，张文秋在刚出版的《血路》杂志上，看到刘谦初根据她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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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京山县农民革命运动情况所写的理论文章，更为他的博学才

识和精辟独到的政治见解所折服。不久，刘谦初的表姐、张文秋女

师的同学李桂英，知道了他们之间的恋情，为他们牵起红线，搭起

了鹊桥。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他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从此，他

们的交往更加密切，时常在一起谈理想、谈人生、谈对革命事业的

向往。当时刘谦初是北伐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长、宣

传队的总教官，同时还是宣传科主办的《血路》杂志社的主编。为

了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刘谦初和张文秋

号的毛泽一同登门请教住在武汉都府堤 东，毛泽东就当时中国

革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的

发展前景同他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得知他俩已确定恋人关系

后， 年 日，这对有情月 人结毛泽东给予了深深地祝福。

为伉俪，成了志同道合的夫妻。

婚后第三天，张文秋作为京山县的党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她再次与毛泽东见了面，并把她和刘

谦初结婚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连声说“：恭喜！恭喜！”并责

怪地说“：你们不够朋友嘛，连喜酒都不请我们喝一杯，等你们生了

孩子，我可要来吃红蛋哟！”张文秋高兴地说“：一定！”毛泽东接着

说“：你不是很喜欢我的儿子么？将来，要是你生了女儿，我们就对

亲家，把你的女儿给我作儿媳妇！”张文秋笑着说“：你真会讲笑

话！”

日，刘谦初接月 到上级命令，随部队开赴河南郑州，与奉

系军阀张作霖对阵。为了革命的事业，下午，这对新婚燕尔的伴侣

在车站依依惜别，从此天各一方。

两地相思情

党的“五大”闭幕后，张文秋立即赶回了京山县城，继续领导着

”反革命政变工农革命。两个月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 ，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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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镇压革命运动，惨杀共产党人。京山是湖北工农革命最活跃的

地区之一，敌人决不肯轻易放过，反革命势力极为嚣张，张文秋自

然被列为重点捕杀的对象。敌人四处悬赏捉拿她，并封锁了通往

县城外的各条交通要道。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她被亲人藏在棺

材抬到郊外，才逃离虎口。张文秋离开京山后，四处寻找党组织，

因当时到处白色恐怖，直到一年后才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在

湖北省委秘书处担任机要秘书。在这里，根据斗争形势需要和党

组织的安排，张文秋和省委秘书长刘先源同志曾装扮夫妻，凭着共

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

任务，保证了党的所有核心机密。然而，在张文秋的内心里，无时

不在思念她的丈夫刘谦初，她多么想给他写封信，却不知他人在何

方，只得长期忍受着一个女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半年后，敌人破获

了党的秘密机关。由于他们及时销毁了文件，保住了党的秘密。

但省委秘书处已被敌人监视，工作人员只得迅速转移。刘先源隐

蔽到乡下去了，张文秋则去了上海。她深信在上海，通过党组织一

定能找到她的丈夫。

到上海后，在中央特派员唐戈德的帮助下，她见到了中共中央

负责人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饶漱石等。她向中央领导汇报了

湖北的情况，鉴于张文秋身份已暴露，中央决定安排她留在上海担

任锦章、永安两家纱厂的总支书记，同时兼沪西区委宣传部长。虽

然工作有了着落，但她仍然不知分别已两年的丈夫刘谦初的下落。

年 月末，刘谦初随北伐其实 军开往河南，发动群众支

月中旬班师回汉援北伐，至 后，他曾多次打听妻子的下落，并准

备去京山寻找，在那阴云密布的日子里，一直未能如愿。不久，汪

精卫在武汉叛变，刘谦初接到命令，火速率部队赶赴江西南昌，参

加即将在那里举行的武装起义，但因去南昌的交通全部被切断，不

得不再次返汉。此时武汉已处于腥风血雨中，党中央已由武汉迁

往上海。刘谦初通过陈潭秋的帮助，来到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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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在沪西区委工作。当张文秋调上海沪西区委工作时，刘谦初

却刚离开上海调往福建省委工作，错过了见面的机会。由于叛徒

的出卖，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等大批同志被捕，中央考虑到刘谦初

是山东人，自从到北京上学后，一直未回过山东，叛徒不认识。因

此，急派他出任山东省委书记“。多情自古伤别离”，当谦初从福建

到上海，正准备动身去山东时，老同学张采真告诉他，张文秋就在

上海。因山东省委急待他去恢复工作，为了革命利益，刘谦初又一

次错过了与张文秋团聚的机会。就这样带着无限惆怅和相思，只

身去到山东。说他俩的婚姻是在捉迷藏中渡过的，一点也不言过

其辞。

团 聚 绝 别

张文秋到上海半个月后，一直没有得到刘谦初的任何消息。

她愁肠百结，相思万千。一天，江苏省委书记罗迈通知她办理交接

手续，调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到中央组织部后，周恩来（时任中组

部部长）亲自找她谈话。周恩来首先肯定了她在上海的工作成绩，

然后对她说：“根据你个人的情况和工作需要，中央决定调你到山

东省委任省执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同时担任省委机要秘书。谦初

是山东人，山东省委应该知道。如果一时找不到你丈夫，就去谦初

老家看看公婆。”张文秋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安排，启程赶赴山东。

化名“陈孟君”的张文秋，从上海乘船至青岛，旋即乘火车到济

南。列车在济南北关车站徐徐停下。下车后，她沉着冷静、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根据早已安排好的联络暗号寻找着一位身穿灰大

褂、头戴黑礼帽来接她的人。在这时，毕竟不像在上海对环境那么

熟悉，加上那军警特务多如牛毛的年代，张文秋一举一动都不敢马

虎。突然，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只听有人连声叫着“陈孟君’，，张

文秋一听这声音是多么熟悉，提着行李快步跑过去，她简直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来接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她寻找了几年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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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谦初。多年的相思，化作一泓秋水，张文秋激动得泪流满面，多

么想扑在他的怀里放声大哭。但她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责任，强

忍着自己的感情，镇定地和丈夫一起租了一辆马车回到家里。

在山东，他们夫妻俩住在东西菜园子街 号。那时，黄伯襄

（刘谦初的化名）任省委书记，刘小甫任秘书长，王进仁任组织部长

兼省委巡视员，而张文秋则任妇女部长兼省委机要秘书。由于刘

谦初的努力，新的山东省委很快建立并开展工作了。没多久，因前

省委负责人王复元和王团章叛变，出卖了山东省党组织几乎所有

的秘密 多位同志被捕，使 多位同志为革命献身。省委根据

中央的锄奸情报，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很快将两个叛徒处决，并立

即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出席了会议。张文

秋同志既是主妇，又是机要人员和警卫员，为保证会议安全召开，

做了大量的工作。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同志对他们夫妻俩说，下次

”和向再来山东，希望能看到你们的胖娃娃。为纪念“七 反动派

月 日，根据省委统一安排，刘谦初要展示革命力量， 年 去

淄川、博山、潍县等地组织发动胶济线铁路总同盟罢工。但万万没

有想到，没几天他就被密探抓走。一天，张文秋因到省委秘书长刘

小甫家中取文件，也被埋伏的特务抓住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降落到他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山东省委机关，降落在他们来之

不易的美满家庭。

在狱中，敌人多次对张文秋进行审讯，企图使她招认她的丈夫

黄伯襄是共产党员，甚至把戴着沉重脚镣手铐、满身血迹的刘谦初

带到审讯室威胁她，但张文秋强忍住巨大的痛苦，拒绝回答敌人任

何提问。敌人气极败坏地对她进行严刑拷打，身怀六甲的张文秋

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但她没有屈服。

在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的监狱中，张文秋渐渐骨瘦如柴

了。但敌人仍然没有放过她，一次又一次地对她进行审讯。刘谦

初暗暗地为她流泪，多么希望能给她安慰和力量，一堵冰冷的铁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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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隔断了他们的血肉之躯，却难以阻隔他们的相思之情。

转眼在监狱中，过了半年，张文秋就要出狱等待临产了。她向

典狱长提出要求，希望能见丈夫一面。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下，这对

患难夫妻见面了。刘谦初百感交集，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文秋多

保重，并就她生产的事作了妥善安排。他满怀深情地对文秋说：

“不管生男生女，孩子的名字都叫思齐，山东自古是齐鲁之地，让

孩子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探监的时间就要到了，张文秋依依不舍

地拉着丈夫的手不肯放开。刘谦初安慰道“：不要挂念我，希望你

能平平安安回家，好好照顾母亲，保重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孩子。”

伴随着手铐发出的叮当声，他们在监狱告别了。

张文秋离开监狱不远，就被王仲秋同志接到一处僻静的院内，

接替刘谦初工作的新山东省委负责人卢一之正等待着她。卢一之

说“：山东叛徒活动猖獗，济南的白色恐怖很严重，省委决定让你马

上回上海。下午就送你去青岛。”当天下午两点，张文秋登上了东

去的列车，让她心碎的是寻找了两年的丈夫却仍留在山东。结婚

三年，相聚三月，这次分别，生死两茫茫。想到这里，张文秋泪流满

面。

在交通员王进仁的关照下，他们顺利地回到了上海。遵照刘

谦初的嘱咐，张文秋找到了谦初十年前在燕京大学的同学董秋斯。

这是一个忠厚正直的好同志，在这里张文秋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月 日，思齐出生了，董秋斯年 高兴得在她们小楼门口燃放

了鞭炮。

初为人母的张文秋喜悦之情难以言表，除了感谢所有关心她

和小思齐的同志外，更急切的是给谦初写信，告诉她女儿出生的喜

讯，让丈夫同享欢乐。果然，谦初收到信后，高兴极了。他在回信

中写道“：我猜想女儿一定长得很漂亮，皮肤一定像出水芙蓉那样

水灵可爱。睡着了有时还翕动嘴角，是她在梦中回味着母亲乳汁

的滋味，嘟起小嘴，则是她不高兴⋯⋯”张文秋看信乐了，心想：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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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未见到女儿，他怎么会说得不差丝毫呢。也许这就是血脉情深。

一年过去了，张文秋夫妻俩鸿雁传书，相互鼓励着，工作着，战

斗着。

年 月中旬，就要过年了，周恩来亲批张文秋一个月假

期，并为她筹集了 元钱，让她去山东看望刘谦初并嘱咐她孩子

小，这次别带去了，希望文秋到山东后，抓紧利用一切关系营救谦

初。大年初二，张文秋乘船北上，在山东省委新任书记张含辉的安

排下，第三天就获得了探监机会。

如今，张文秋面前的丈夫，胡子更长了，脸色更苍白了，人也更

消瘦了。隔着冰冷的铁栏杆，她紧紧握着丈夫的手，眼泪夺眶而

出。谦初却含笑问道“：我们的女儿长得怎么样？”张文秋非常后悔

没带女儿来，让谦初看看，她解释道“：孩子太小，姥姥不同意，周家

表哥和蔡阿姨都不同意。”谦初很快明白了，由于看守的严密监视，

刘谦初的话题转移到谈生活，并叮嘱她过几天带些纸笔墨水和衣

服、毛巾来。

探监出来后，张文秋和谦初的父亲，还有李华律师，特别是山

东省委想了多种办法，进行了种种营救，直到一个月假满都未实

现。当张文秋最后一次来到监狱，忧心忡忡地与丈夫话别时，刘谦

初意志坚定地告诉她：“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条道路，心里就只有党

的事业，再没有了个人。即便有，也溶入在党的事业之中了。”眼下

的刘谦初虽然被酷刑摧垮了身体，但真正的男子汉气概，共产党人

叱咤风云的精神和对革命充满必胜的坚强信念，更令张文秋敬佩。

这次惜别，她没有再流泪。

回到上海，张文秋向周恩来汇报了谦初在狱中的情况，可万万

没有想到，就在张文秋 日，月回到上海没几天，也就是 年

岁的亲爱的丈夫刘谦初和朱占一、 人，已被她年仅 刘小甫等

日，当张文秋从上韩复榘枪杀了。 月 海《申报》上看到这一噩

耗后，悲痛欲绝，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谁曾想，前不久，他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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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在一起，谈起可爱的女儿，猜度女儿的模样，憧憬着革命胜利

后的未来。而如今，丈夫却已永远离自己和女儿而去，怎不令她柔

肠寸断。

斗转星移，六年过去了，在娘的肚子里就坐牢，出生后又跟娘

东藏西躲的思齐已长到 岁了，还没有上学。于是，中央决定将这

位烈士的妻子和女儿送到延安去。

梅　　　开　 　　二　　 度

月，张文秋和女儿思齐来年 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等

待组织安排，准备奔赴延安。

一天，她带女儿去食堂吃饭，红三军团大队长陈振亚也到食堂

就餐。经林伯渠同志介绍，他们相识了。陈振亚，湖南石门人，穷

个月就失去了母亲，是人子弟。出生 奶奶把他拉扯大的。八岁

他就给地主当放牛娃， 年，彭德怀率后来又跟人家学打铁。

领的北伐军路过他的家乡，这位苦大仇深的小伙子毅然从军，从此

走上了革命道路。不久，经黄公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

后，他跟随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随即上了井冈山。并由连长升任

为红五军第三师大队长。 年在一次激战中他身负重伤，失去

年秋，红二、六军团开了左脚。 始长征，他到湖南做地下工

作。不久，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陈振亚又被党组织安排到延安工

作。在等待出发的日子里，张文秋和陈振亚常在一起聊天。当她

了解到陈振亚的苦难童年和英雄事迹后，除了对英雄钦佩、敬仰

外，还对这位红军战士产生了爱慕之情。后来，西安办事处安排车

辆，送他们去延安。途中，张文秋和陈振亚同坐在驾驶室内，他们

谈工作、谈斗争，尤其是讲到思齐还这么小，就失去了父亲，振亚心

里十分感慨。艰难的历程，共同的理想，使他们很快成了亲近的朋

友。到延安不久，他们情投意合地结为伴侣。虽然陕北的气候寒

冷干燥，不能与黄海、东海之滨的山东和上海相比，但张文秋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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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了这种环境，行动没人盯梢和新建家庭的温馨，使她深感惬

意。

在延安，陈振亚分到抗大学习，同时兼任二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文秋则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最高法院担任机要秘书。说来也

巧，一次，思齐参加话剧《弃儿》的演出，感动了在场所有的观众。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思齐，并仔细询问她父母的情况。

当陈振亚、张文秋一起出现在毛泽东面前时，主席感到很吃惊，他

虽然知道张文秋的丈夫刘谦初牺牲的情况，但不了解她与陈振亚

结了婚。毛泽东紧握着陈振亚的手说：“啊，这不是井冈山的老朋

友陈振亚吗？”又摸摸思齐的小脸说“：振亚，这是你的孩子？”陈振

亚连忙声明：“这是刘谦初烈士和张文秋同志的女儿，我是她的继

父。”毛泽东马上省悟过来，并对张文秋笑着说“：好啊！你和振亚

结婚，连井冈山的老朋友都瞒着，太不够朋友嘛！”振亚同志说“：个

人问题，不敢惊动主席！”主席说：烈士的后代，我们要好好培养

她。”说完，他把小思齐抱在怀里，笑着对文秋说“：文秋同志，我们

好像还有过君子协定⋯⋯记得你和谦初结婚的时候，一同到我家，

我们相约你如生了女儿，就给我⋯⋯”。张文秋立即想起“结亲家”

的戏言，忍不住哈哈大笑。

从此，小思齐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常客，从小失去父爱的思齐，

又从毛泽东和陈振亚那里得到了补偿。

师陈振亚抗大学习结业后，曾先后任云阳八路军 留守处

政治处主任、荣军学校政治处主任，成功地指挥了留守处千余名学

员对胡宗南派重兵袭击荣军学校的进攻，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和

朱德总司令的嘉奖。

情亲 真 情

年夏，中央通知陈振亚和另四名残疾军人去苏联安装假

肢，同时决定他们家属和小孩一同前往。张文秋夫妇和思齐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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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及向毛主席辞行，就登上了去西安的飞机。

他们再次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两年前，张文秋和

陈振亚在这里相识，一起奔赴延安，两年后又一起从这里去苏联，

夫妻俩感慨万千。

在办事处的帮助下，他们很快拿到了去兰州的飞机票。原订

经兰州、取道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再飞往苏联阿拉木图。陈振

亚是这批出国人员的领队，到兰州后又换乘包机，他们很快就飞抵

迪化。

然而，由于一心想当新疆王的盛世才，把政治赌注压在了国民

党蒋介石方面，不仅千方百计地排挤和刁难被他请来的陈潭秋、林

路基、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干部，而且连陈振亚一行，也借故二战

爆发西欧战事吃紧，暂不送往苏联。实际上，陈振亚等被扣押在新

疆迪化了。

屋漏又遇连阴雨。 年 月，迪化八路军办事处党支部为

避开特务，组织大家去郊外的水磨沟开会，研究斗争策略，在路经

水磨沟河木板桥时，因桥塌，陈振亚同志不幸落入水中，额头和受

过伤的腿碰破了皮，血流不止。党代表陈潭秋等人立即把他送进

了医院外科室进行医治。外科主任是个俄罗斯人，他是十月革命

后逃到中国的白俄，虽然加入了中国国籍，但内心里充满了对共产

党的刻骨仇恨。他听说陈振亚是共产党要人，于是在进院检查时

施了诡计。他对张文秋说：“陈先生断腿内有碎骨和弹片，急需手

术，否则就会引起败血症，危及生命。”

张文秋心想，过去在共产国际远东四局和一些苏联同志共事，

相处得很好，相信这位主任不会存什么歹心。陈潭秋同志为了早

日治好振亚的病，听从了他的安排。没想到这位白俄主任并未给

陈振亚做手术，而是在伤腿上挖了个洞，插进了一根橡皮管子抽血

水。两周后，陈振亚的身体已很虚弱。在张文秋的再三请求下，抽

血水治疗才停止，张文秋为他加补了一些营养，陈振亚的身体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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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恢复。

当陈振亚和张文秋要求出院时，白俄医生借口病人腿上的碎

骨和弹片还未取出，不能出院。在他们再三请求下，他才不得不同

意。谁也没料到，临出院的前一天晚上，白俄医生趁张文秋回家拿

东西时，给陈振亚服了毒药。待到第二天张文秋赶到医院，发现他

呕吐不止。陈潭秋得知后，也立即驱车赶到病房，只听陈振亚对他

说“：徐先生（陈潭秋的化名），我中毒了，遭了敌人暗算⋯⋯”陈潭

秋简直不敢相信。张文秋也被这 了。后来，突如其来的灾难吓

那位白俄医生又以“抢救”为由，在病人的臀部再次注射了毒液。

陈振亚痛苦地呻吟着，接着是猛烈地抽搐，等张文秋找医生奔回病

房时，他已不能动弹了。张文秋抱着丈夫失声痛哭，可是亲爱的丈

夫再也听不见妻子的呼唤了。

张文秋并没有摆脱厄运，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她和一批共

产党人被敌人送进了八户梁集中营。不久，她的第三个女儿少林

在这里来到了人间。

四个月后，他们又被转往了新疆第四监狱。在那里，张文秋与

其他革命者一起度过了 多个日日夜夜。她面对失去亲人的

痛苦，面对阴暗潮湿的囚室，面对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以及嗷嗷待哺

的三个女儿，她的革命意志一直没有动摇，顽强的生活着，战斗着。

直到 月年 日胜利地返回延安。

张文秋在失去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我们党的好干部刘谦初

和身经百战的老红军陈振亚后再也没有成家，而且自己两次坐牢

长达九年时间，但她没有消极、沉沦。她在长达 余年的革命生

涯中，无论是从事环境险恶的秘密工作，还是枪林弹雨的武装斗

争，无论是只身单影，还是与伴侣孩子在一起，她始终勤奋工作，奋

斗不息。在和毛泽东结为双重亲家后，她为毛泽东分担了相当一

部分家庭重担，令人敬佩。直至晚年她仍笔耕不辍，伍修权同志读

了张文秋九十华诞之际撰写的《踏遍青山》这部 万字的宏篇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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